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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参为我国的名贵中药材之一,具有悠久的应用历史。 历代中医药典籍中收录人参的方剂众多,但人参的名称、基原、产
地、采收加工、品质鉴别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本文对人参的本草源流进行再考,便于临床澄清混乱伪品,正本清源;并
对人参的现代临床研究进行总结,为人参的传承使用和资源开发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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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inseng
 

is
 

one
 

of
 

the
 

ra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hina,
 

with
 

a
 

long
 

history
 

of
 

application.
 

There
 

are
 

many
 

prescriptions
 

of
 

ginseng
 

recorded
 

in
 

anci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ooks,
 

yet
 

the
 

name,
 

origin,
 

place
 

of
 

origin,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and
 

quality
 

identification
 

of
 

ginseng
 

have
 

changed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In
 

this
 

paper,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ginseng
 

is
 

re-examined,
 

which
 

is
 

convenient
 

for
 

clinical
 

clarification
 

of
 

confusion
 

and
 

forgery.
 

And
 

the
 

modern
 

clinical
 

research
 

of
 

ginseng
 

is
 

summariz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nheritance,
 

use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of
 

gins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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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参为我国的名贵药材之一,应用历史悠久,素有“百草

之王”之称号。 人参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1] ,被列为“上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2020 年版) [2] 收载人参为五加

科植物人参 Panax
 

ginseng
 

C.
 

A.
 

Mey.
 

的干燥根和根茎,具有

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益肺、生津养血、安神益智的功效。
本文通过查阅历代本草,对人参药材的名称演变、基原沿革、
产地变迁、采收加工储存、品质鉴别进行系统的考证,并探讨

人参在现代临床应用的新进展,为人参的传承使用及资源开

发提供参考依据。

1　 名称的演变
在中医药的历史长河中,人参的名字,可以说极其繁多。

《神农本草经》 [1] 曰:“一名人衔,一名鬼盖。” 《吴普本草》 [3]

曰:“一名土精,一名神草,一名黄参,一名血参,一名人微,一
名玉精”。 直到《名医别录》 [4] 一书,才提到“如人形者有神”,
从此后人才以人参似人形而命名。 《本草纲目》 [5] 言之颇详:
“人薓年深,浸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薓、神草。
别录一名人微,微乃薓字之讹也。 其成有阶级,故曰人衔。 其

草背阳向阴,故曰鬼盖。 其在五行,色黄属土,而补脾胃,生阴

血,故有黄参、血参之名。 得地之精灵,故有土精、地精之名”。
从文字上看“参”的文化内涵,原是古代二十八宿之一参宿的

名称。 原字当写做蓡,汉时即渐为“参”字所假借[6] 。 有研究

考证了青铜器和甲骨文上的“参”字,发现直到秦汉时期“参”
字才从象形文字脱胎出来,但依旧保留象形文字某些遗迹和

特征[7] 。 正如《本草纲目》 [5] 清晰记载:“薓即浸字,后世因字

文繁,遂以参星之字代之,从简便尔。 然承误日久,亦不能变

矣。 惟张仲景《伤寒论》尚作薓字”。 后人在抄录、翻刻及整理

时,“薓”才逐渐被“参”字所替代[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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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草源流
2. 1　 基源沿革

2. 1. 1　 东汉至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专

著的《神农本草经》 [1] 云:“人参味甘,微寒。 主补五脏,安精

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 久服轻身延年。
一名人衔,一名鬼盖。 生山谷。” 主要描述了人参的性味、作
用、别名及生境,但没有对人参的基原植物进行阐述。

《吴普本草》 [3] 云:“三月生,叶小兑,核黑,茎有毛。 ……
根有头、足、手,面目如人”。 首次记载人参药材的形态“面目

如人”,“叶小兑,核黑,茎有毛”的描述却被后世本草所忽略。
后人据此考证,当时的人参是五加科的刺人参[9] 。

《本草经集注》 [10] 记载“人参生一茎直上,四、五叶相对

生,花紫色。 高丽人作人参赞曰:三桠五叶,背阳向阴。 欲来求

我,椵树相寻。 椵树叶似桐甚大。 阴广,而多生阴地,采作甚有

法。 今近山亦有,但作之不好”,是迄今为止最早一部记载人参

生长习性及植物形态的本草书籍。 后人依据“一茎直上,四、五
叶相对生,花紫色”的描述,推测这里的人参不是五加科植物人

参,而是今人所谓的轮叶沙参[11] 。 但从产地及“三桠五叶”的

形态描述,可以推断潞州人参为今五加科人参的基原植物[12] 。
可见,人参在采入本草之初,就已经真假糅杂。
2. 1. 2　 唐宋时期:《新修本草》 [13] 对于人参原植物的描述摘

录了《本草经集注》中的内容。 苏敬记载,“陶说人参,苗乃荠

苨、桔梗,不悟高山连亘相接,故皆有之也”。 人参基源混乱的

问题一直延续到唐代。
五代的《海药本草》 [14] 记载,“人参,出新罗国,所贡又有

手脚,状如人形,长尺余,以杉木夹定,红线缠饰之”。 由此可

见,当时人参的根细长,支根较多,分叉后犹如人形,用杉木固

定,红线缠绕加以装饰使其看上去十分珍贵,这与野山参的形

态及资源稀少相一致。
宋代嘉祐年间,苏颂编成《本草图经》 [15] ,云:“人参……

其根形状如防风而润实。 春生苗,多于深山中背阴,近椵漆下

湿润处。 初生小者,三、四寸许,一桠五叶;四五年后生两桠五

叶,末有花茎;至十年后,生三桠;年深者生四桠,各五叶。 中

心生一茎,俗名百尺杆。 三月、四月有花,细小如粟,蕊如丝,
紫白色;秋后结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红,自落。 根如

人形者神。”可见,《本草图经》对人参的记载是历代本草中最

为详细的。 此处描述花“紫白色”,与之前的本草等略有不同,
但基本详细描述了人参的生长周期和植物形态,并绘图 4 种

(见图 1),分别注为不同产地的人参。 其中,潞州人参乃五加

科真人参,而滁州人参和兖州人参是桔梗科沙参属植物[9] 。
该书中描写为“江淮间出一种土人参,苗长一二尺,叶如匙而

小,与桔梗相似,叶对生,生五、七节。 根亦如桔梗而柔,味极

甘美。 秋生紫花,又带青色”,正相符合。 由此可知,人参植物

的来源较多,各地使用人参的品种不同。 苏颂由于当时的条

件限制,没有认真地分析研究,把某些伪品当成人参正品加以

收载,造成人参品种的混乱。 《证类本草》是反复修订的官修

本草,对人参的记载延续了《本草图经》的描述和绘图,进一步

造成品种的混淆。
2. 1. 3　 明清时期:明代刘文泰所撰的《本草品汇精要》 [16] 中

提到,人参“质类桔梗而似人形。 色淡黄”,如图 2 所绘。 从图

图 1　 苏颂《本草图经》中的不同人参图

Fig
 

1　 Different
 

ginseng
 

in
 

Bencao
 

Tujing
 

by
 

Su
 

Song

中可以看出,此图是在苏颂《本草图经》中的威胜军人参的基

础上修饰增色,并形象地描绘出了地下部分的形态特征。

图 2　 《本草品汇精要》中的威胜军人参图

Fig
 

2　 Weishengjun
 

ginseng
 

in
 

Collected
 

Essentials
 

of
 

Materia
 

Medica

《本草蒙筌》 [17] 记载,“紫团参紫大稍扁,出潞州紫团山

(属山西)。 白条参(俗呼羊角参),白坚且圆,出边外百济国

(今臣属高丽)。 黄参生辽东(边戍地名)上党(古郡名,在冀

州西南),黄润有须梢纤长。 高丽参(俗呼鞑参),近紫体虚。
新罗(国名)参亚黄味薄。 并堪生治,须别粗良。 独黄参功效

易臻,人衔走气息自若。 ……轻匏取春间,因汁升萌芽抽梗;
重实采秋后,得汁降结晕成胶”,绘出 2 种人参的图,见图 3。
由图可知,潞州人参与威胜军人参并非同一个种,表明当时人

参的基原较为混乱。

图 3　 《本草蒙筌》中的 2 种人参图

Fig
 

3　 Two
 

kinds
 

of
 

ginseng
 

in
 

Bencao
 

Mengquan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5] 详细记录了当时人参掺伪的

乱象,“伪者皆以沙参、荠苨、桔梗采根造作乱之”;并总结出几

种伪品的特点,“沙参体虚无心而味淡,荠苨体虚无心,桔梗体

坚有心而味苦。 人参体实有心而味甘,微带苦,自有余味,俗
名金井玉阑也”,而“其似人形者,谓之孩儿参,尤多赝伪”,肯
定了“宋苏颂图经本草所绘潞州者,三桠五叶,真人参也”,并
指出“其滁州者,乃沙参之苗叶。 沁州、兖州者,皆荠苨之苗

叶。 其所云江淮土人参者,亦荠苨也”。 李时珍通过观察实

物,考证古籍,调查研究,确定“三桠五叶”是识别人参植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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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重要特征,明确人参的基原植物为五加科,如图 4。 历代

本草对人参基源的记载,直到《本草纲目》才明确其品种基源,
通过对人参的植物形态、药材性状、真伪鉴别以及产地等作出

确切的描述,确定五加科人参为正品,对今天的药材鉴别仍有

指导意义[18] 。

图 4　 《本草纲目》中的人参图
Fig

 

4　 Ginseng
 

in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吴其濬所著的《植物名实图考》 [19] 中记载,“党参今系蔓

生……颇似沙参苗而根长至尺余俗以代人参,殊欠考覈……
考图经绘列数种,多沙参、荠苨背,今紫团参园已垦为田,所见

舒城、施南山参,尚不及党参”,详细记载了人参与党参的来源

不同,并附图加以区别,见图 5—6。

图 5　 《植物名实图考》中的人参图

Fig
 

5　 Ginseng
 

in
 

Zhiwu
 

Mingshi
 

Tukao

图 6　 《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党参图

Fig
 

6　 Radix
 

codonopsis
 

in
 

Zhiwu
 

Mingshi
 

Tukao

2. 1. 4　 民国时期:《增订伪药条辨》 [20] 记载,“真人参,以辽东

产者为胜。 连皮者,色黄润如防风;去皮者,坚白如粉。 肖人

形,有手、足、头面,毕具香,有神,故一名神草……所恨谋利之

徒,伪造混售,以乱真品,甚至因人参价贵,有以短折长者,谓
之接货;以小并大者,谓之合货”,再次强调人参正品的特点,
市场伪品众多,应加以辨别。
2. 2　 产地变迁

人参作为名贵中药,其道地产地并不固定,经历了重大的

变迁。 产区从太行山-燕山-长白山一线的区域逐渐向北缩减,
如今只剩长白山一小块区域[21] 。
2. 2. 1　 太行山产区:《神农本草经》 [1] 记载,人参“生山谷”;
《吴普本草》 [3] 记载,人参“或生邯郸”。 邯郸实际上与古上

党,一在山之东,
 

一在山之西,隔太行山遥遥相对,
 

地形和纬

度相近似[12] 。 汉代本草认为人参产地集中在太行山区域,辖
境相当于今山西和顺、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东地,以及河北、
河南,滏阳河上游和河南内黄、浚县,山东冠县西部地区[22] 。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名医别录》 [4] 记载,人参“生于上

党及辽东。 ……上党郡在冀州西南”。 上党,即“今山西和顺、
榆社以南,

 

沁水流域以东地” [23] 。 辽东,即辽河以东地区[24] 。
可见,《名医别录》以前文献所载人参的主产地为太行山区域,
其后开始记载有辽东产地。

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 [10] 云:“上党郡在冀州西南,
 

今

魏国所献即是……乃重百济者……次用高丽。”此处的高丽为

高句丽,地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 人参的产地可分为

三种,即上党、辽东、朝鲜半岛,其基原植物均是五加科植物人

参,但由于生长环境不同而存在品质差异,认为上党人参最

佳,其次为高丽参。
2. 2. 2　 长白山产区:唐代《新修本草》 [13] 记载,人参“今潞州、
平州、泽州、易州、檀州、箕州、幽州、妫州并出。 盖以其山连亘

相接,故皆有之也”。 《本草图经》 [15] 记载,“人参,生上党山谷

及辽东,今河东诸州及泰山皆有之,又有河北榷场及闽中来

者,名新罗人参,然俱不及上党者佳”。 《本草衍义》 [25] 记载,
“上党者,根颇纤长,根下垂,有及一尺余者,或十歧者,其价与

银等,稍为难得。 今之用者,皆河北榷场博易到,尽是高丽所

出,率虚软味薄,不若潞州上党者味厚体实,用之有据”。 唐宋

时期,人们已经很少用上党参,因其资源稀少,极其珍贵,多作

为贡品,临床大部分采用辽东人参。
自明以后,人参的产地主要为长白山区。 《本草蒙筌》 [17]

记载,“东北境域有,阴湿山谷生。 ……紫团参紫大稍扁,出潞

州紫团山(属山西)。 白条参(俗呼羊角参),白坚且圆,出边外

百济国(今臣属高丽)”。 《本草求真》 [26] 记载,“上党虽为参

产道地,然民久置不采。 ……其次百济所出,力薄上党。 又其

次高丽辽东所出,力薄百济”。 《本草求原》 [27] 记载,“古时多

用潞州上党今潞安府。 紫团参,及幽冀、辽东、今之盛京。 高

丽所产。 ……若扶元,则惟吉林、宁古塔、长白山所出独胜,长
白山者更胜”。 《本草便读》 [28] 记载,“人参产辽东吉林高丽等

处,其草生山之北,背阳向阴,故收藏亦不喜见风日。 地为阴,
此物得土之旺气而生”。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5] 中记载,“上

党,今潞州也。 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所用者皆是

辽参”。
清代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 [19] 中记载,“潞安府志:人

参原出壶关紫团山,旧有参园,今已垦为田矣。 而索者犹为

已。 ……昔时以辽东、新罗所产,皆不及上党。 今以辽东、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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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为贵,新罗次之。 其三姓、宁古塔亦试采,不甚多。 以苗移

植者秧参,种子者为子参,力皆薄”。 潞安府即指潞州,即现在

的山西省长治县。 记载紫团山一带曾经为人参的产地,设有

人参种植园。 后因人参的追捧热度越来越高,贪官巧取豪夺,
封建暴政干涉,不断破坏人参的资源。 当地民众只好放弃参

园,开垦为农田,自此该地人参逐渐消失。 通过上述古籍记

载,上党出产过人参,但可能由于资源有限,不能满足市场需

求,使太行山系的人参产区逐渐消亡。
民国时期,《药物出产辨》 [29] 中记载了 4 种规格的人参品

种和产地,“丽参:产自高丽国,以松都府为正地道。 吉林参:
又名生蒸参,产奉天省,新开河地方为最好。 大山抄参:产珲

春、吉林为上。 移山抄参:产自奉天,以沈阳粉芦者为佳”。 可

见,民国期间,人参道地主要集中在吉林、辽东等,其中出产于

奉天省新开河地方为最好。
2. 3　 采收加工

2. 3. 1　 采收储存:《吴普本草》 [3] 云:“三月、九月采根。” 《名

医别录》 [4] 云:“二月、四月、八月上旬采根,竹刀刮,暴干,无令

见风。”《本草品汇精要》 [16] 云:“八月上旬取根。 收以竹刀刮

尽,暴干,勿令见风和细辛。 密封经年不坏”。 《 本草经集

注》 [10] 云:“唯纳器中密封头,可经年不坏。” 《本草求真》 [26]

云:“用皆忌铁。 久留经年,须用淋过灶灰晒干,及或炒米同参

纳入瓷器收藏。”可见,人参的采收主要集中在九月份,晒干后,
密闭保存。 陶弘景首次提到人参的根容易虫蛀,唯有放在密封

容器中,才可以历经多年而不腐坏。 《本草纲目》 [5] 记载,“亦可

收子,于十月下种,如种菜法。 秋冬采者坚实,春夏采者虚软,非
地产有虚实也”,首次在本草中记载了人参的栽培过程,不同的

采收时间和加工方法都会影响人参的药材质量和品相。
2. 3. 2　 加工炮制:《雷公炮炙论》 [30] 记载,“凡采得,阴干,去
四边芦头并黑者,锉入药中”,首次提出人参去芦的炮制方法。
《本草纲目》 [5] 记载,“凡生用宜口父咀,熟用宜隔纸焙之,或醇酒

润透口父咀焙熟用,并忌铁器”,
 

简单记载了人参的加工和储藏

方法。 直到《本草蒙筌》 [17] 记载“紫团参,紫大而稍扁”,才出

现红参蒸制的加工炮制记录,此后被历代所传承。 红参由鲜

参经浸润、清洗、分选、蒸制、晾晒、烘干等工序加工而成,与生

晒参相比,红参多了蒸制工序[31] 。 人参经蒸制后,在降低水分

的同时还能“杀酶保苷”,减少皂苷类有效成分的损失,保证临

床疗效,提高红参的保存时间和储藏性能[32] 。 人参的炮制方

法可改变药物的性能,直接关系到临床用药的选择和安全性、
有效性[33] 。 生晒参药性偏凉,适用于气阴不足者;白参与生晒

参作用相似;红参药性偏温,对气弱阳虚者更为适合[34] 。
2. 4　 品质鉴别

由于人参资源的短缺,人参品质鉴别尤为重要。 《本草经

集注》 [10] 记载,上党人参“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
百济人参“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高丽人参“形大而虚

软,不及百济”。 《本草纲目》 [5] 云:“今所用者皆是辽参。 辽

参连皮者黄润色如防风,去皮者坚白如粉。” 《本草原始》 [35] 记

载,“市人参者,皆绳缚杆上蒸过,故参有绳痕。 买者若不识真

伪,惟要透明似肉,近芦有横纹者,则假参自不得紊之。 凡用

宜择秋参,勿用春参”,见图 7。 《本草求真》 [26] 云:“参以黄润

紧实似人者佳”。 《本草求原》 [27] 云:“若扶元,则惟吉林、宁古

塔、长白山所出独胜,长白山者更胜。 ……其参体实,皮黄润,
纤长有心,俗名‘金井玉栏’”,记载了长白山产区更优质,具有

“金井玉栏”的特点。 可见,历代本草记载了优质人参的评价

特点,黄润、紧实、条粗、质硬、完整者为优。 现代研究结果也

证实,不同生境人参的化学成分有差异,土壤因子等环境因素

影响人参的种植和品质优劣[36] 。 野生人参和栽培人参的生长

环境及生长期不同,其功效悬殊甚大。 山参以支大浆足,纹细

芦长、碗密、有圆芦及珍珠点者为佳;园参以身长、支大、芦长

者为佳;移山参是指把野山参移栽于野生环境下,自然生长的

人参,与野山参相比功效较平和,惟其药力稍逊,但明显强于

园参的作用,多用于气阴两亏之证;园参属于人工栽培品种,
品质较差,药效也较弱,多用于虚弱人群和慢性疾病的治疗与

调养[37] 。

图 7　 《本草原始》中的人参药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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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代临床研究
3. 1　 降血糖作用

人参单方及配方治疗消渴症,早在宋代的医书中便有记

载[38] 。 中药药理学与现代医学证实,人参提取物及皂苷类成

分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促进外周组织和靶器官对葡萄糖

的利用,调节肠道菌群,抑制氧化应激,调节脂质代谢,抑制炎

症反应等,从多靶点、多效应、多环节、多途径降低血糖[39-40] 。
其在维持糖代谢平衡方面,具有不良反应小、药效持久、降糖

平稳等优点。
3. 2　 抗肿瘤作用

人参具有提高免疫功能、抗疲劳、抗炎等多种生理功能,
被广泛用于各种恶性肿瘤的治疗[41-42] 。 研究结果表明,人参

的主要有效成分为人参皂苷、人参多糖和人参炔醇及其肠道

菌群代谢产物等,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抑制肿瘤细胞增殖、侵袭

和转移,诱导肿瘤细胞凋亡,阻断肿瘤血管生成等不同途径实

现的[43-44] 。
3. 3　 改善心血管功能

人参善于温补心阳,宁心安神,畅通气血,在现代临床可

应用于心血管系统疾病, 如心律失常、 冠心病、 心力衰竭

等[45-46] 。 人参单体皂苷作为人参的主要活性物质,可有效改

善心肌缺血、抑制心肌细胞肥大、抑制心肌细胞凋亡、保护心

肌缺血再灌注,促进血管再生和抗心律失常[47] 。
3. 4　 调节神经系统功能

人参有益智和抗衰老的功效,在现代临床常被用于帕金

森病、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认知障碍、缺血性脑卒中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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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疗[48-50] 。 其有效成分为人参皂苷单体,通过抑制 Aβ 沉

积、增加神经营养因子表达、抗炎症、抗氧化应激,激活特定通

路、信号分子及表达相关蛋白等方面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和

神经系统疾病[51] 。
3. 5　 免疫调节作用

人参具有大补元气、补脾益肺、复脉固脱等功效,对免疫

器官、免疫细胞及免疫分子有双向调节作用,被广泛用于自身

免疫性疾病的临床治疗[52-53] 。 人参二醇皂苷和人参多糖在增

强免疫方面表现出了优势,人参总皂苷在抗氧化应激方面表

现出了优势[54] 。
3. 6　 激素调节作用

人参是常用的滋补强壮药,研究结果证明,其具有类雄激

素样和类雌激素样双向调节作用[55] ;还可以替代糖皮质激素

治疗,其有效成分人参皂苷具有类糖皮质激素甾体样结构以

及激素样效果,可由糖皮质激素受体途径介导生效,在协同增

强糖皮质激素效用的同时还能上调受体表达水平,抑制糖皮

质激素抵抗作用[56] 。
4　 总结

对人参本草文献的考证可见,正品人参的基源为五加科

人参,“三桠五叶”是其植物形态的参考依据,质量标准以“黄

润、紧实、条粗、质硬、完整者为佳”。 人参的道地产区,在隋以

前以太行山脉的山西上党为佳,明清后以长白山区所产的辽

参、朝鲜半岛的高丽参为主。 梳理人参的本草源流可以厘清

历史,明确不同时期人参的基源和产地,去伪存真,对临床使

用人参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结合人参现

代临床应用的新进展,以期深度挖掘人参潜在的价值,积极促

进人参临床有效产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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